第6卷，第3幕，第4景：以撒为唯一的继承人（25:1–6）
第6卷，第3幕，第4景的文学分析
结构
在结束亚伯拉罕的故事之前，叙述者交代了有关亚伯拉罕众子以及亚伯拉罕家业处理的最终细节。这一场景在24:36中已有所预示。亚伯拉罕已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除了以撒这一超自然的后裔之外，亚伯拉罕还有许多属肉体的后裔。这些儿女作为亚伯拉罕的后代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列出了他们的家谱。然而，他们并不是应许的承受者，因为应许是单单预备给亚伯拉罕那超自然的后裔的，由此确立继承权便显得尤为重要（见下文“神学反思”）。第4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展现了亚伯拉罕由基土拉所生儿女的分支家谱（25:1–4）；第二部分记录了产业的分配，指定以撒为家业和应许的唯一受益人（25:5–6）。亚伯拉罕只给庶子们财物（25:6）。以撒甚至在亚伯拉罕去世之前就已是产业的唯一继承人，并在亚伯拉罕死后成为将来应许之地的唯一继承人。
这份分支家谱以基土拉作为母亲的陈述构成了首尾呼应：“基土拉……给他生了”（25:1–2）以及“这些都是基土拉的子孙”（25:4）。这份家谱一共记录了十六位后代：儿子、孙子和曾孙。
以下是这份家谱的大纲：

基土拉为亚伯拉罕生了六个儿子（25:2）。借着约珊，亚伯拉罕有了两个孙子和三个曾孙（25:3），约珊的后代总共有五人。借着米甸——亚伯拉罕由基土拉所生的第四个儿子，他有了五个孙子（25:4）。
比较与对照
虽然基土拉（参代上一32）和夏甲都是妾，叙述者却为亚伯拉罕由夏甲所生的儿女单独开辟了一卷（25:12–18），这暗示了撒拉崇高的地位，以及神对亚伯拉罕和夏甲的恩典。夏甲作为埃及婢女之妾与基土拉作为妾之间的区别，在于夏甲作为代孕母亲与撒拉拥有的独特关系、亚伯拉罕对以实玛利的深情，以及神赐给夏甲的应许。尽管如此，这两份家谱共同构成了环绕第3幕最后一景（该景记录了亚伯拉罕的死亡与安葬）的首尾包合结构。
倒叙与时代错位
文本本身防范了将此场景误解为在时间顺序上紧接第3景的看法。在上一景中，亚伯拉罕的仆人声称亚伯拉罕已经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24:36），这一陈述假定了亚伯拉罕还有其他儿女。此外，亚伯拉罕在一百岁时就已经认为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不能再生育（17:1，17）；在四十年后、年纪“老迈”（24:1）之时，他在生理上极不可能再生育六个儿子。固然神有可能使他的身体返老还童，但如果他是在一百四十岁之后生下他们，那么他们的出生将比以撒更具超自然色彩，这在神学上是不太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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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借基土拉所生的后裔（25:1–4）


1. 娶（took）。此词最好翻译为“曾娶了”（had taken；见上文“文学分析”中的“倒叙与时代错位”）。经文没有试图为亚伯拉罕这些次要的后裔确定年代，这一事件极有可能是非历时性的。将这份家谱置于亚伯拉罕故事的结尾，其功用在于表明以撒作为应许之子，乃是蒙拣选的族长，也是应许之地的唯一继承人。
又（another）。据推测，这是在撒拉之外、且在夏甲之前娶的。
妻（wife）。此处称她为妻，但在25:6下半节中称她为妾（参辟拉，30:4）。这种称谓上的差异可能影响了她众子的法律地位。见下文“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25:5）。
基土拉（Keturah）。这位妾（25:6；代上一32）的名字意思是“笼罩在香气/馨香烟雾中”，这或许可以通过她儿子们所从事的贸易来解释。圣经和阿卡德文献指认他们是阿拉伯半岛从事乳香生产和贸易的部族或地方。

2. 心兰（Zimran）。此名也是麦加西部的一个地名。
约珊（Jokshan）。他当与约坍（创十25–28）区别开来。虽然他们都是示巴的父亲，但他们的名字和父系血统并不相同。
米但（Medan）。这些旷野的居民与以实玛利人和米甸人被归为一类。将香料、乳香、没药从基列运往埃及的商人被分别指认为以实玛利人（37:25）、米甸人（miḏyānîm，37:28）和米但人（meḏānîm，37:36）。除此以外，该名字未见于其他文献记载，除非它是提玛以南一个名为巴达纳（Badana）之地的变体。
米甸（Midian）。这是亚喀巴湾和红海以东、从摩押延伸至西奈和以法的著名阿拉伯部族（民二十二4，7；士六至八章），他们从事黄金和乳香的贸易（赛六十6；参创三十七25，28）。摩西的妻子西坡拉是米甸人，而她的米甸兄弟何巴曾在西奈旷野引导以色列人（民十29–32）。
伊施伯（Ishbak）。这是楔形文字文献中证实的北叙利亚部族。
书亚（Shuah）。人们或许应当将此名字与楔形文字文献中记载的一个地点等同起来，该地点位于哈布尔河（Habur River）河口下方的幼发拉底河中游区域（参伯二11）。

3. 示巴（Sheba）。这是阿拉伯半岛南部著名的地区和民族。在阿卡德文献和圣经文本中，他们都与乳香和香料贸易联系在一起（赛六十6；耶六20；结二十七22）。
底但（Dedan）。这是一个证据确凿的城市——即位于泰玛西南约68英里（110公里）处的现代欧拉（el-ʿUlla）绿洲——以及西北阿拉伯的民族，他们以在商队贸易中的角色而闻名（赛二十一13；结二十七20）。该城坐落于从南阿拉伯通往叙利亚和地中海的著名“香料之路”上。示巴和底但也被提及为含的曾孙辈（创十7）。汉密尔顿（Hamilton）解释道：“人们可以将示巴和底但采用不同的父名解释为：阿拉伯不同地区的不同人与部落使用了相同的名字，或者更有可能是含系与闪系血统在阿拉伯南部的汇合。”
亚书利人、利突施人和利乌米人（Asshurites, Letushites and the Leummites）。这些特殊的族称形式（即专有名词的形容词形式）可能表明它们根本不是专有名词——亚兰文译本便如此认为——而是对底但众子的职业或社会地位的描述。若是如此，翻译应当作：“他们是农夫、铁匠和半游牧民。”然而，族称形式也出现在《列国表》中，笔者将依照《希伯来语和亚兰语旧约词典》（HALOT），在认定它们是专有名词的假定下进行阐述。
亚书利人（Asshurites）。这是一个古老的亚述或阿拉伯部族。虽然在希伯来圣经中其名称与臭名昭著的亚述人相同（见10:22），但这些亚述人/亚书利人很可能是指南阿拉伯碑铭中所记载的靠近埃及的一个部族。民数记24:22，24以及诗篇83:8中的亚书利人也是如此，他们的情况与亚述并不相符。
利突施人（Letushites）。这是阿拉伯半岛一个未知的群体。若该名称读作Loteshites，则表示“手工匠人”。
利乌米人（Leummites）。这是一个阿拉伯部族，但蒙哥马利（Montgomery）将该词理解为“群氓”，而奥尔布赖特（Albright）将其理解为“部族百姓”。

4. 以法……以勒大（Ephah … Eldaah）。米甸人很可能是由这五个儿子或部族组成的。民数记31:8（书十三21）提到了五个米甸王，推测是分别来自这五个部族。
以法（Ephah）。蒙哥马利将他等同于楔形文字中的海帕（Ḫaippa），其居住地在红海区域。在楔形文字和圣经文本中，以法/海帕之地都与香料和乳香相关联（赛六十6）。
以弗、哈诺、亚比大和以勒大（Epher, Hanoch, Abida and Eldaah）。这些名字在其他文献中未见记载。
基土拉（Keturah）。她名字的重复构成了家谱的首尾呼应（见25:1及“文学分析”）。
将产业分给以撒（25:5–6）

5. 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left everything he owned to Isaac）。见24:36。亚伯拉罕剥夺了他借基土拉所生后裔的继承权，正如他对待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一样（见21:10）。由于基土拉众子的身份并不确定，因此很难评估亚伯拉罕的行为是否与摩西律法相冲突，以及是否符合古代近东的法律。在25:1中基土拉被称为妻，但在25:6中被称为妾。如果她被视为正式的妻子，并且假定基土拉在撒拉生以撒之前生下了这些儿子，那么根据摩西律法，亚伯拉罕不能剥夺实际的长子（推测为心兰）应得的产业份额。然而，由于她也被称为妾，这条律法可能并不适用。无论如何，亚伯拉罕生活在摩西律法颁布之前，而且正如在许多其他事例中一样，族长时期的宗教和社会习俗与以色列后来的律法有所不同（见导论中的“历史性与文学体裁”）。他的行为可能符合已知的古代近东法律。根据《汉谟拉比法典》，如果一个人没有将女奴所生的后代认作自己的儿子，“在父亲离世之后，女奴的儿女不得与大妻的儿女一同分取父家的财产”。或许亚伯拉罕借着立以撒为唯一的继承人，并在离世前将其他儿子打发离开，就是没有在法律层面上将他们认作合法儿子。

6. 还活着的时候（while he was still living）。亚伯拉罕亲自确保了以撒在那地承受产业。
财物（gifts）。这就是他们的产业。“正妻的儿子可以指望获得确定的份额（申二十一15–17；参民二十七1–11）。妾的儿子则完全依赖于他们父亲的善意。”既然在法律上大概没有要求他必须给他们财物，他的馈赠便是一种善意的表示。这一举动的果效（若非其目的的话），大概为以撒赢得了他们直到征服迦南时期的好意。
庶子（concubines）。此复数形式指的是基土拉，大概也包括夏甲。虽然夏甲被描述为“使女”（16:2）和“使女”（21:10），但她大概也可以被称为“妾”。同样地，辟拉既被称为“使女”（30:3），又被称为“妾”（35:22）。
东方之地[qeḏem]（the land of the east）。这个独特的短语“东方之地”（land of qeḏem），既可以是埃及文献中已知的某个特定领土的专有名称（大概位于叙利亚沙漠），也可以是对以色列以东、从幼发拉底河中游一直延伸到阿拉伯半岛这片辽阔地域的泛称。将基土拉的众子与这片辽阔地域中的地名联系起来，支持了后一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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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裔
文本展现了神借以赐福全地之中保子民的拣选，与祂恩待万人的普遍慷慨之间惊人的张力。在亚伯拉罕去世（25:7–11）之前作为序言（25:1–4）以及在其之后作为附录（25:12–18）的家谱，都是记录亚伯拉罕属肉体的儿子。这些家谱表明，属肉体的儿女虽然与蒙拣选者有血缘纽带，却不能继承与亚伯拉罕之福相连的应许之福——即产业，尤其是应许之地。那份产业按理完全归给撒拉的儿子——亚伯拉罕超自然的、按神的心意所认定的独生子。另一方面，妾所生的众子则被永远打发离开应许之地。
历史性
在古代而非现代的文献记录中证实了这些名字中的许多名字，这在推论上有助于确立亚伯拉罕叙事中的其他事件也是在真实历史中发生的（见导论中的“历史性与文学体裁”）。此外，该家谱似乎十分古老。虽然这些部族大多位于阿拉伯半岛，但经文并没有使用“阿拉伯”这个名称。该名称直到公元前九世纪才出现在古代文献中。此外，经文中毫无迹象暗示以撒同父异母的兄弟米甸后来会成为以色列极具敌意的死敌。因此萨尔纳（Sarna）总结道：“鉴于两国之间如此悠久的敌对历史，叙述者若非基于确凿的事实，绝不可能虚构出一段亲族关系的记录。”
多妻制
旧约中敬虔的人也曾实行多妻制。事实上，叙述者借着将大卫多妻所生的众子与扫罗家的衰亡进行对比，展现了大卫处于蒙福之中（见撒下三章）。他也借着让大卫的妃嫔被人夺去，展现了大卫处于神的震怒之下（撒下十二8，11）。然而，这种做法往往导致妻妾之间以及不同妻子所生子女之间的争斗（参创三十七2；撒下十三章），尽管由同一桩婚姻所生的同胞手足之间也可以这么说（创四章）。律法并未禁止多妻制，但对它进行了规范。“若另娶一个，那女子的饮食、衣服，并好合的喜悦，均不可减少”（出二十一10）。这条律法禁止人拥有后宫（参申十七17；王上十一3），或是不顾妻子的权利而放纵肉体私欲（对比斯一章）。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多妻制并没有违背“不可奸淫”的诫命（即占有他人的配偶；出二十14；参创三十九9）。尽管如此，多妻制绝非神起初的心意。神赐给亚当的是一个妻子，而不是多个（创二18–25），而这一做法是由堕落的拉麦引入的（4:19）。基督旨在祂的教会中恢复这一起初的理想，因为律法只是因着人心硬而作出的宽容（太十九1–9）。因此，教会中的长老或执事必须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提前三2，12）。

第6卷，第3幕，第5景：亚伯拉罕之死（25: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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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亚伯拉罕的死亡与安葬构成了第6卷“他拉后代之记载”的自然结语。这篇讣告特写了亚伯拉罕在离世之时（以及在死亡之中）蒙福的状态，以及神与下一代人同在的持续恩典。
结构
在开篇陈述亚伯拉罕去世时的年龄之后（与第3景相呼应；对照25:7与23:1），叙事按时间顺序记录了亚伯拉罕离世的三个层面：他临终时的状态（25:8）、他在麦比拉的安葬（25:9–10），以及神赐福给以撒（25:11）。
倒叙与时代错位
以撒在亚伯拉罕去世前三十五年结婚，并且在亚伯拉罕离世时，他的孙子们已经十五岁了。这意味着第8卷的第1景（创二十五19–34）在时间上发生在这一景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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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年龄的导言性陈述（25:7）
7. 一百七十五岁（a hundred and seventy-five years）。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整整生活了一百年（参12:4）。以撒此时七十五岁（见21:5），而亚伯拉罕的孙子们此时十五岁（参25:26）。
亚伯拉罕临终时蒙福的状态（25:8）
8. 亚伯拉罕寿高年迈，气绝而死（Abraham breathed his last）。他的离世由三个动词来展开描述：气绝、死亡、归到他本民那里。额外加上第一个动词虽非必不可少，却增添了记叙的庄严感（参25:17；35:19；49:33）。
寿高年迈而死（died at a good old age）。这正如神所应许的那样（见15:15）。
年老满足（an old man and full of years）。“年日”这一补充语见于数个抄本及古代译本中。多数抄本仅作“满足”（即他得着了丰富丰盛）。到离世之时，他在生命的数量与质量上都享有了丰盛。
归到他本民那里（gathered to his people）。亚伯拉罕归到他本民那里是发生在他死亡与安葬之间。这并非指他的埋葬，因为亚伯拉罕并没有与他的祖先葬在一起。亚伦（民二十26）和摩西（申三十二50）也是如此。萨尔纳（Sarna）论证道：“因此，这一特见于摩西五经的熟语的存在，如同相对应的修辞‘与列祖同睡’一样，似乎印证了一种信仰：尽管人具有必死性与易朽性，但人拥有存留于生命丧失之后的永恒要素。死亡被视为通往来世的过渡，在那里人与自己的祖先重新联合。”
亚伯拉罕安葬于麦比拉（25:9–10）
9. 他儿子以撒、以实玛利（His sons Isaac and Ishmael）。雅各和以扫在他们共同的父亲安葬时也同样重聚。此处以撒和以实玛利是按照神学上的重要性排列，而非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按年龄排列。只有与撒拉相关的儿子才得以分享这一尊荣。他们因着与父母的这一共同纽带而在死亡面前聚在一起（亦见35:29）。以实玛利并非一个没有故事和未来的人。
在麦比拉洞里（in the cave of Machpelah）。见创二十三章；35:27–29；49:29–32。
神赐福给以撒（25:11）
11. 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God blessed his son Isaac）。这起到了通往以撒记略（25:19–35:29）的过渡作用，并结束了亚伯拉罕的故事。神拥有最终的裁决权。
庇耳·拉海·莱（Beer Lahai Roi）。耶和华的使者曾在此处向夏甲应许她将生一个儿子（见16:14），如今该地被以撒占据。这一暗指构成了通往以实玛利后代记载的过渡，并暗示以撒将取代他。
第6卷，第3幕，第5景的神学反思
死亡
传道书12:1将老年描述为“衰败的日子”（rāʿâ，即“患难、祸患”，与“善/好”相对）。然而，亚伯拉罕临终时的状态表明，这一真理是可以有例外限制的。他年老满足而死，对生命心满意足，并且处于一种仍可被称为“美好”（即有益且令人向往）的状态中。
永生
见上文关于“归到他本民那里”的注解。
信心与应许的实现
希伯来书在信心的伟人名录中，通常只给每位信心英雄一节经文。亚伯拉罕作为卓越无双的信心榜样，被赋予了十二节经文。摩西被赋予了六节经文。众族长离世时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同样，在新约之下的圣徒，虽然在经历应许的应验，但离世时也尚未进入最终的成全。“这些人……都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来十一39–40）。我们与他们一同在盼望神圣的最终成全——一个新天新地。
第7卷
以实玛利后代的记载（25:12–18）
第7卷的主题
本卷特写以实玛利的后代，跟进展现了神对亚伯拉罕和夏甲的应许（16:10，12）。因着他是亚伯拉罕和撒拉使女的后代，以实玛利绝非一个没有前途和定命的人。
第7卷的大纲
题注 25:12
以实玛利的分支家谱 25:13–16
以实玛利的讣告 25:17
以实玛利各支派的定居地与定命 25:18
第7卷的文学分析
结构
在公式化的题注（25:12）之后，全书由三个部分组成，遵循A、B、A′的模式：展现十二支派的以实玛利分支家谱（25:13–16）、以实玛利的讣告（25:17），以及以实玛利各支派的定居地与定命（25:18）。以实玛利的讣告被夹在他的后裔之间。第一部分由首尾呼应的“这些是/就是……以实玛利儿子的名字”（25:13，16）清楚地区分出来。第三部分在字面上以“他们定居”开始，迫使读者跳过以实玛利的讣告，在十二位部族族长中寻找先行词。新国际版圣经（NIV）通过译为“他的后代定居”缓解了这种不寻常的句法。借着这一结构，叙述者突出了以实玛利人而非以实玛利本人，同时又没有轻慢他。
比较与对照
以实玛利的家谱显明了在亚伯拉罕蒙召时所应许的祝福与咒诅（见12:2–3）。作为亚伯拉罕的儿子，以实玛利经历了后裔繁多的属肉体福分，但在属灵上他却脱离了亚伯拉罕的世系以及该世系所蕴含的神圣福分。亚伯拉罕与以实玛利在死后都被记述为归到他们本民那里。叙述者没有记录以实玛利的埋葬地点，但亚伯拉罕与以实玛利的分离暗示他们被聚集归入了两个不同的群体。
虽然叙述者为以实玛利提供了一份分支家谱，如同基土拉的家谱一样（25:2–4），但这份广泛的家谱完全由第一代的十二个名字组成。萨尔纳认为这表明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初期部族联盟”，这一观点由额外的说明“这就是十二个族长的名字”（25:16）得以证实，而基土拉的家谱中省略了这一说明。
以实玛利的十二个支派在数目上对应于拿鹤的十二个支派（见22:20–24）、以东的十二个支派（36:10–14），以及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35:23–26）。如果被弃绝的以实玛利及其繁衍出的十二个支派尚且拥有未来和定命，那么借着他使亚伯拉罕的后裔得以立名的以撒，岂不更是如此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实玛利是以撒的衬托。神赐给以色列人土地，并使他们作万国的光；相比之下，神没有应许赐给以实玛利人土地（虽然他们定居在从哈腓拉直到埃及边界一带），并且他们与一切的弟兄互相对立争闹。尽管如此，拿鹤、基土拉和以实玛利的部族后来虽与以色列的支派交战，以色列却被选召成为他们的祝福。
重复与推进
第7卷重复了类似于亚伯拉罕由基土拉所生众子的分支家谱（25:1–4，13–16），并以关于他们的定居以及与弟兄之关系的说明作为结语（25:5–6，18）；本卷也包含类似于亚伯拉罕讣告的记载（即寿数、气绝、死亡、归到列祖那里[但未记载埋葬]；25:7–8，17）。这些场景中的每一个都以关于众子关系的陈述结尾。亚伯拉罕将基土拉的众子打发离开以撒，以撒和以实玛利一同安葬亚伯拉罕，而以实玛利的众子则与他们一切的弟兄互相对立。
第7卷的释经注解
题注（25:12）
12. 记在下面（This is the account）。见2:4及其注解。
埃及人夏甲（Hagar the Egyptian）。在这一父权社会的家谱中，人们本以为只会提及父亲，但许多妻子、使女和妾在家谱记录中都被赋予了应有的地位（见22:24；25:1）。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叙述者竟将整整一卷书奉献给一个妾的家谱。他这样做是因为夏甲作为撒拉的代孕母亲生下了亚伯拉罕的儿子，并且以此表明神向这位使女信守了祂的应许（16:10，12）。
以实玛利的分支家谱（25:13–16）
13. 按着生次（in the order of their birth）。亦见代上一29–31。关于分支家谱与线性家谱相比所具有的功用，见“专题讨论：创世记家谱”以及第5卷的文学分析。
尼拜约（Nebaioth）。在亚述巴尼拔（约主前668–633年）征讨阿拉伯人的战报中，该部族以不同的拼写形式被提及。该部族位于哈伊勒（Ha’il）附近。他们曾被错误地假定为纳巴泰人的祖先。
基达（Kedar）。在圣经中得到明确证实（诗一二〇5；歌一5；赛二十一16–17；四十二11；六十7；耶二10；四十九28；结二十七21），并在亚述皇家铭文中亦有记载（作Qadr, Qadari, Qidri, Qidir），他们是叙利亚-阿拉伯沙漠的游牧部族，更确切地说是位于埃及与底但-以东之间的区域，或位于西尔汉干谷（Wadi aṣ-Ṣirhan）。
押德别（Adbeel）。被提革拉·毗列色三世（见下文“玛沙”）征服的阿拉伯部族Idi-baʾilai，在古南阿拉伯铭文中亦被证实为ʾbdʾl。
米比衫（Mibsam）。此名在其他文献中未见记载，尽管该名字与表示“香料”的词相关。此人应当与西缅世系中米施玛的父亲区别开来（代上四25）。
14. 米施玛（Mishma）。楔形文字文献中的阿拉伯部族Isamme，其所在地不详。
度玛（Dumah）。这与楔形文字中的Adummu、Adum(m)a/autu以及纳巴泰语的dwmt相同，被指认为北阿拉伯焦夫（el-Jof）绿洲中的杜马特·詹达尔（Dumat el-Jandal，即石之度玛）。
玛沙（Massa）。这在圣经中见于历代志上一30（大概不是箴三十1；三十一1）。阿拉伯部族Masʾu（族称Masʾaia）曾被提革拉·毗列色三世（主前744–727年）征服。他们的住处在泰玛。提革拉·毗列色三世向他们索取了“金、银、公骆驼、母骆驼和各类香料”。
15. 哈达（Hadad）。名为Ḫudadu的亚兰部族得到了文献证实，但未见以此命名的阿拉伯部族。
提玛（Tema）。如同玛沙一样，他们也被提革拉·毗列色三世征服（见上文玛沙）。提玛也是底但东北部著名绿洲的地名（见伯六19；赛二十一14；耶二十五23）。
伊突（Jetur）。该名称通常被指认为豪兰（Hauran）的纳巴泰语Iatouros。在历代志上五19中，伊突人与拿非施人一同被称为夏甲人。夏甲与夏甲人之间的联系并不确定。
拿非施（Naphish）。见前一条注解。
基底玛（Kedemah）。此名在其他文献中未见记载。
16. 名字……照着（names of … according to）。此处很清楚，这些名字指的是同名的始祖，他们将自己的名字赋予了自己的部族和定居地点。这种人名与地名的等同，倾向于证实古代文献中其他圣经人名与地名的一致性。
十二个……族长（twelve … rulers）。这是创世记17:20的应验。
村庄（tribal）。同一希伯来词在25:3中被译为“利乌米人”。该词通常与gôyim（“列国/万民”）平行（参25:23；诗二1；赛三十四1）。
营寨（settlements）。该词指没有城墙（即没有防护）的永久定居点。相关的阿拉伯语ḥazara意为“使无法进入、用篱笆圈禁牲畜”。该术语指向游牧民的定居点。
以实玛利的讣告（25:17）
17. 活了一百三十七岁（lived a hundred and thirty-seven years）。对非以色列人寿命的记录是极不寻常的，这暗示了亚伯拉罕这位后裔的重要性（参23:1）。他的寿命比他的父亲多活了四十八年（参16:16；25:7）。
气绝而死……本民（breathed his last … his people）。这一句式在亚伯拉罕之死中的重复（见25:7–8）也表明了以实玛利的重要性。叙述者并没有轻慢他。
以实玛利各支派的定居地与定命（25:18）
18. 他们后代定居（His descendants settled）。希伯来文直译为“他们定居”（见上文“文学分析”中的“结构”）。
从哈腓拉直到书珥（from Havilah to Shur）。关于哈腓拉，见2:11和10:7；关于书珥，见16:7。以实玛利人后来被亚玛力人所取代（见撒上十五7），并且根据先知书及亚述皇家铭文中的人名和地名，他们主要定居在阿拉伯半岛。
亚述（Asshur）。见25:3。
住……对面/对立争闹（lived in hostility）。这是创世记16:12的应验。
第7卷的神学反思
神无比的信实
神向亚伯拉罕信守祂的话语，正如在关于亚伯拉罕非拣选世系的两段记载中所证实的（第7卷，25:12–18；25:1–4；见上文“文学分析”中的“主题”）。然而，关于以实玛利的记载也证实了神向那惧怕困扰的婢女夏甲所施应许的信实。
十二支派与神的主权
毫无疑问，经文提及亚兰人的十二支派、以实玛利人的十二支派、以东人的十二支派以及以色列人的十二支派，绝非偶然。基督甚至挑选了十二个使徒，象征着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太十九28；路二十二30；启二十一12–14）。数字十二似乎代表了神对创造与历史的秩序编排，十二是计量时间与组织历史的基本单位这一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例如24小时[12 × 2]以及作为末世国度理想数目的144[12 × 12]）。这表明所有这些部族——一个出于亚伯拉罕的兄弟拿鹤，三个出于他自己的腰中——都分享在神的普遍恩典与拣选旨意之中。满有怜悯的神使他们所有人的人数增多，并特别赐福以实玛利享有长寿和成为大国（创十七20）。此外，至高主宰后来将使用这些部族联盟来管教祂的选民。他们也必因着争闹的心与狂傲而受到管教（参赛二十一13–17；耶四十九28–33）。最终，施恩的至高主宰必将万有都归伏在耶稣基督国度的权柄之下（对照摩九11–12与徒十五16–17；赛四十二11；六十1–9）。
弟兄：属灵的与政治的
虽然出于他拉的同脉血统，这些弟兄在死后却没有归到同一群人那里。在应许之地中的以色列是分别为圣、孑然独立隔开的。以撒和以实玛利虽然从一开始在属灵上就有分别，但在政治上却在安葬他们父亲的事上走到了一起。然而，《太初历史》描绘了以色列与这些从亚伯拉罕而出的“弟兄”（即借基土拉和以实玛利而出的各阿拉伯部族；参赛八24）、从亚伯拉罕的兄弟拿鹤而出的弟兄（即亚兰人；例如参王上二十章；王下五章；六24–七20），以及从哈兰而出的弟兄（即由罗得而出的亚扪人和摩押人；例如参民二十14–21；二十一4；二十二1；士三12–13；十一1–18；撒上十四47；撒下八2，12–14；王上十一14–22；王下十三20）之间不断加剧的政治敌意。发人深省的是，虽然长寿和繁衍是蒙福的标志，但除创世记17:20之外，叙述者大多将“赐福”一词留给以撒和他的后裔（25:11；26:3；28:3），因为该词亦包含了胜过仇敌的得胜之意（见22:17；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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